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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在建筑大坝
、

兴修水利
、

开发水能的领域里有悠

久的历史
,

建国以来
,

更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
。

’年长江

三峡水利枢纽和黄河小浪底工程都胜利实现了截流
,

成为举世

瞩目的热点
。

与此同时
,

我国水工结构特别是大坝建设的技术

水平也得到飞速的提高
。

根据中国大坝委员会的统计
,

中国建

有 万余座大坝
,

占全球总数一半以上
。

目前正在修建世界上

最宏伟的三峡大坝
。

在规划
、

设计
、

研究中的待建高坝大库
,

其

数量之多
、

气势之宏
,

更是世无伦比
。

今后
,

水利和能源都是国

家建设的重点
,

可以证 明中国水利的坝工建设正如 日中天
,

方

兴未艾
。

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的水利和坝工大国与强国
。

国

际大坝会议 沮 哪 助卿
,

简称 前

秘书长柯蒂隆先生在 卯 年就宣称 中国和亚洲几个国家在

建的坝
,

占全球建坝总数的绝大部分
。

建坝的总趋势与发展方

向主要取决于中国
、

亚洲
。

印度著名水利权威凡尔玛先生更热

情赞扬我国的建坝成就
,

他说
,

下世纪的坝工界将是中国世纪
。

〕 并表决通过
,

下一届 全会将于世纪之交的 似

年在北京举行
,

这必将成为国际坝工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

盛会
,

中国人民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傲
。

关于
,

许多科技界同志大概都知道其名
,

这是一 个

国际民间学术组织
,

以交流
、

研讨和促进坝工技术为宗旨
,

是个

历史较久
、

较活跃和有成绩的国际坝工权威组织
。

但是
,

大概

很少同志会知道
,

在 之外还有个
“

国际反坝委员会
”

呢
。

此外还有类似的团体如
“

国际导向组织
”

耐 等等
。

它们的宗旨只有一 条
,

坚决反对建坝
。

他

们人数不多
,

能量不小
,

后台有人
。

笔者多次率团出席

会议中
,

对这些
“

反坝分子
”

有过接触
,

并饶有兴趣地对他们的

言行作了分析
。

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 的 届大会时
,

他们自

称已成立了一个国际反坝委员会
,

租了场地
,

立起标

牌
,

要求与 山辩论
。

还学中国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中的做法
,

在

标语牌的 字上打以大红叉
。

对此
,

未予置理
。

年
,

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〕的 届大会
。

他们

雇用了一些学生 据说每人每天可得数十美元
,

在大会场门口

摆摊
、

示威
。 口号是

“

让江河自由奔流
”

玩 凡 日。 。

我曾经问过他们
“

你们反对建坝和开发水电 你们也反对我们

建火电
、

核电 那么我们从哪儿去取得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

活所必需的能源呢
”

回答是
“

我们相信科学家会找到解决的

办法
”

—把球踢回给你们这些科学家
。

以后的情况严重起来
,

一 些学者
,

甚至一些名人也卷了进

去
。

大谈特谈大坝 例如埃及的阿斯旺水坝 的滔天罪恶
。

那

个
“

国际导向
”

组织还宣布三 峡大坝是
“

世界上最大的坟墓
” ,

顺便提一句
,

在
“

反三峡
”

的闹剧中
,

有一位戴某使尽了解数
,

获得
“

国际上的赞扬
”

成为
“

英雄
,

并被颁予
“

国际奖
” ,

他们甚

至宣称要把中国的总理送上他们的法庭受审
。

年
,

他们在 的 届全会上 于意大利佛罗伦萨

举行 散发了所谓
“

库里蒂巴 宣言
” 。

据说是由 个

国家中受大坝影响的受害者在巴西库里蒂巴城聚会
,

通过了这

个宣言
。

并宣称 为了加强全球反坝运动
,

将建立
、

加强地区和

国际联络网
,

决定将 月 日的
“

反坝斗争巴西 日
”

定为国际

反坝活动日
。

这次的口号是
“

水是为了生命
,

不是为了死亡
” 。

宣言中说
,

他们赞同 年的里约热内卢宣言
,

和世界银

行关于投资大坝的表态
。

他们反对修建
“

任何不经过受害者同

意的大坝
” 。

他们要求各国政府
、

各国际融资组织立刻制订建

坝的法律
,

并提出许多要求
。

例如
,

要对建坝产生的环境损害

采取措施
,

包括拆除大坝
,

要求建立国际性的
‘

独立组织
’ ,

对所

有得到国际支持的大坝进行复核
,

各国的投资和支持建坝的部

门要对每座大坝进行独立综合复查
,

还必须有受害者参与
,

⋯ ⋯等等
。

后来他们又发了个文件
,

宣称由世界银行与
“

世界保护联

合会
”

共同赞助的一个 人工作小组 由国际组织
、

私人企业

和受害者组成
,

经两天讨论
,

已建议成立一个高层次的国际团

体来对以往
、

目前和规划中的建坝经验教训进行复查
,

提出改

进的方法
、

政策和标准等等
,

还要求各国都得执行 月 日
,

日内瓦
。

这些活动并非没有影响
。

近年来
,

一些发达国家的坝工建

设明显萎缩
,

除了受资源开发程度和市场需求的制约外
,

反坝

势力的活动
,

无疑也起了作用
。

例如
,

某西方国家拟建一 座水

坝
,

仅仅由于未能说清建坝是否会对库区内的一 两头鹿的生活

环境有影响
,

整个工程只能无限期停顿
。

对于上述闹剧
,

中国人民既不参与
,

也不理会
。

我们的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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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十分明确
,

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任何束缚我们发展的无理要

求
。

但是
,

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些人为什么拚命地反对建坝
。

更

重要的问题是 他们内心深处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

从表面看
,

他们反对建坝的理由是 水坝带来了一 系列祸

害
,

主要是生态
、

环境和
“

人权
”

上的问题 强迫移民
、

土地文物

和古迹淹没
、

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损失
、

泥沙淤积
、

河床及海岸

冲刷
、

下游水中养料的损失
、

水质变坏
、

影响渔业
、

诱发地震
、

失

事风险
、

土壤盐碱化
、

疾病流行
,

等等
。

研究人类建坝历史
,

在

某些工程上确实产生过上面列举的某些副作用
,

但是是否可以

以偏概全
、

不客观地分析水坝的功过得失
,

不理睬已经采取的

各种措施
,

对水坝来个一棍子打死
, “

斩尽杀绝
” ,

叫嚷要让河流

自由奔流呢

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谚
“

因噎废食
” 。

人活着总是

要吃饭的
,

在亿万人吃饭的过程中
,

总是会发生点意外的 盗了

牙
,

噎了喉
,

等等
。

吃进不洁
、

有害的东西中毒
、

发病甚至丢命

的例子更不在少数
,

但从来没有人愚蠢到因此而反对人们吃

饭
。

即使将来发明了人可以直接从太阳光中摄取营养
,

我想人

类也不会丢弃进食的乐趣和餐饮文化的
。

埃及的阿斯旺大坝

曾成为多少人攻击的对象
,

并作为祸害的铁证
。

他们津津乐

道
,

建坝后沙丁鱼减产了多少
、

海岸线退缩了多少
、

下游河道中

肥份减少了多少
、

土地盐碱化了多少 ⋯⋯
,

但不愿提一 下它使

埃及的耕地成倍增加的事实
,

更不愿说一 说在
一

年

及 一
年两次非洲特大干旱中

,

阿斯旺水坝救了多少

埃及人民生命的事
。

曾在一次年会中
,

就在阿斯旺所在

的国家埃及
,

对水坝的功过得失由科学家特别是当事国的人民

作了最详尽的分析和评价
,

包括对本可避免的失误和事后采取

的改进措施的分析
。

中国人民在建坝过程中也同样走过曲折

约路
,

发生过水库淤积
、

航道受阻
、

移民生活困难甚至大坝失事

等情况
,

教训毫不比外国少
。

但重要的是
,

几十年的艰苦水利

建设
、

几万座水坝和水库
,

为中国以少量耕地养活 亿人 口 、

为防止大江大河溃堤出事
、

为保护城市和工 业用水
、

为提供

田万 的清洁再生能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
。

而且通

过总结经验教训
,

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科技水平
,

使在兴利除

害过程中尽可能减免副作用
,

许多领域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
。

否则
,

国家决不会批准兴建三峡水利枢纽的
。

至于说
“

让江河

自由奔流
” ,

中国的江河已经自由奔流几千年了
,

带来的是血泪

斑斑的历史 滔滔洪水使三江五湖尽成泽国
,

千百万人民
“

或为

鱼鳖
”

或是江河断流
、

赤地千里
、

颗粒无收
,

百万人的流亡 或

是险滩相继
、

巨浪滚滚
、

舟毁人亡 或是人民蓬头垢面
,

长期过

着牲畜般的生活
,

乃至牲畜都饥渴而死 这种情况
,

在今天的中
国还仍或可见

。

对于几千年来的这种苦难岁月
,

难道还能让

它再继续下去
,

难道能听从那几位反坝人士的叫嚣
,

停止我们

的水利建设吗 我们的回答将是明确和坚定的 中国人民决不

允许江河自由奔流

道理是这样的明显
,

但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明察秋毫而不见

舆薪呢 为什么对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
、

不讲道理呢 究竟

是什么人掀起一层又一层的风浪呢 实际上某些人不仅仅是

反对建坝而是反对一切改变现实的发展
,

这就不得不使我们

透过表面现象
,

深挖一下他们的内心究竟要干什么

参与这个反坝俱乐部的人
,

其组成是复杂的
。

有一些确是

受到建坝影响的群众
,

更多的是偏激的环境保护主义者
,

但更

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开露面或躲在幕后的政治家
。

对于这些

人来说
,

他们是不会受到洪涝干旱灾害的威胁的
,

决不会拖儿

带女去逃荒
,

更不会没有水喝去喝马尿的
。

他们住在有空调和

花园的幽雅别墅中
,

享用着牛排
、

奶酪和咖啡
。

在酒醉饭饱之

余
,

伸出指头来发号施令
“

你们不能建坝
,

你们不能采煤 ⋯⋯
。

总之你们不能发展
,

再发展
,

地球环境就要被破坏
,

你们就是罪

魁祸首
。

你们的建设必须停下来
,

统统的停下来
”

对此
,

我们不禁要问
,

使今天的地球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的

罪魁祸首究竟是谁 是谁在几百年内通过奴役和掠夺别人
,

疯

狂地糟塌地球的环境使自己高速发展的 又是谁目前以高于

别人几倍几十倍的水平耗用着地球资源的 如果说要还债
,

应

该由谁先来偿还 既然水坝的祸害如此之大
,

为什么不先拆除

祸害了美国人已几十年的哥伦比亚河和科罗拉多河
、

田纳西河

上的水坝群
,

而光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建坝呢

如果听从这些先生们的意见
,

把一切水利和坝工建设停下

来
,

对发达国家
、

对这些先生们是没有多少影响的
。

他们有别

墅可住
、

有轿车可坐
、

有牛排可食
,

每人拥有 个千瓦的电力

中国是每人 千瓦
,

每人每年消费着 吨石油 中国是每

人 吨
,

已经远远超过所需额了
。

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

怎么办呢 是不是为了保护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而永远贫困

下去呢 这个问题他们从来不回答也是永远不置答的
。

还是

由我们代他们来回答吧
“

你们这些低等民族就这样过下去吧
,

该死去的就多死一 点吧
,

必要时我们也会施舍一 点的
,

一
‘ ’

这就是高叫人权和环保先生们的真实心理状态
,

事情难道不是

如此吗

沉舟侧畔千帆过
,

病树前头万木春
,

无理的叫嚣阻挡不了

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
,

中国人民不会放弃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

努力
。

中国人民将修建更多更宏伟的高坝大库
、

治理江河
、

兴

利除害
,

要控制每一滴水为人民所用
。

中国人民有权利过上适

度消费
、

富裕但不浪费的生活
。

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
,

美好

的言词后面往往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用心
。

希望我国的舆论界
、

生态环保界能够和科技工程界统一认识 要环境
,

也要发展
,

环

保是硬要求
、

发展是硬道理
。

中国人民必能在总结国内外正反

经验的基础上
,

做到开发和环境保护相协调
、

走上可持续发展

之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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